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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022 年高校毕业生多达 1076 万

人，就业形势空前严峻，考研、考公、考编成了

热门。然而，今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

一个事业编制岗位的招聘，报名者仅五六人，

最后竟全部缺考，一时间“敦煌考古编制岗位

无人问津”的话题登上热搜。在考公、考编热

的大环境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

边是带有编制的考古所岗位“零应聘”，这在

“考古热”“文保热”日益火爆的今天，缘何会

发生如此大的差异？自然引发了大家对相关

领域人才现状的关注与热议。

毫无疑问，敦煌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

浓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

璨的艺术宝库，但因偏僻的地理位置、严格的

招聘和工作要求、较低的薪资待遇等因素，致

使很多应聘者望敦煌而生凄惶，以致于“敬而

远之”望而却步。“零应聘”成为热议的话题，

这背后反映的最深层次问题，其实是考古人

才短缺。而这样的难题不仅仅是敦煌研究

院，很多考古机构也面临着同样困境。

泱泱华夏，作为文物大国，目前我国考古

工作者十分短缺。据了解，全国省级以上文

物考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有人数不足2100

名，尤其是石窟寺人才培养体系更是有待完

善，考古人才渐现断档之势，石窟寺文物保

护、数字化技术人才更是严重缺乏。

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招聘细则来

看，对报考者要求颇高。学历至少是硕士研

究生，而且必须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八大

美院”。而且年龄也有限制，要求 35 周岁以

下。除了前面讲过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薪

资待遇较低等原因外，招聘条件设置过高也

是让一些有志者望而却步的主要因素。

如何“破局”，有识之士也给出了许多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不妨通过定向培养，

采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动等，增进聚才

引才，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人才布局要做到视

野前瞻，绝不能“人到用时方恨少”等等。当

然，想要真正扶持这类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教

育政策的倾斜，以及提高相关人才的待遇，还

需要培养从业者的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因为考古工作不只是一项学术工作，考古工

作者身负使命，重担在肩，不仅承担着发掘勘

探的工作，更承担着守护历史文化的重任。

重视人才、发展人才，既是考古事业发展

的需要，更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待

遇留人、事业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固然

重要，但对考古从业者的道德品质的教育与

提升同样重要！是的，你既然选择了这项事

业，就要做好为之奋斗终身的准备。

以三任敦煌“掌门人”常书鸿、段文杰和

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二、三代莫高人，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敦煌文化遗产终

身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中孕育形

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

取”的16字“莫高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尤其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

的女儿”——樊锦诗，他们都是我国著名的考

古学家，坚守敦煌莫高窟多年，茹苦含辛，筚

路蓝缕，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把最

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用毕生所学为“敦煌学”事业呕心沥血，为后

来者树立了高山仰止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热爱与坚守、奉献

与情怀，对一个考古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或缺

的品质，因此要有“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与

志向，学有所用，知行合一，用自己的才华和

所学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正是时代

所赋予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重任。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

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近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年轻考古工作者

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与挑战。在纪录片《敦煌

师父》中，从南方过来的浙江大学考古学硕士

张小杨，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和同龄

人的差距，一度让张小杨陷入迷茫。但“精诚

所至，金石为开”，在老师的悉心帮助下，张小

杨逐渐安定下来，重新进入工作状态，石窟寺

考古报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自己所从

事的考古事业也越来越有信心。

尽管有时“理想很丰满，现实骨感”，但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对考古事业的投入

与人才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以及各项保障措

施的跟进，西北望敦煌，不会再出现“零招聘”

的尴尬与凄惶！

“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引起众人

瞠目。这条看似简单、直白的新闻，让人们有

了更多的猜测。为什么？敦煌怎么一夜之间

冷却了热气腾腾的高等教育，数不胜数的硕士

生、博士生何以缺席“敦煌考古编制”？

社会给出的回答，有一定的道理。敦煌偏

远，收入低，生活环境不够现代，文化生活也差

强人意，总之，收入低的岗位没有魅力，艰苦的

工作任务不想承担。在更多人的心目中，大城

市、中心城市才是人生的向往，高收入职业、优

渥的生活条件更是所谓成功者的标配。地老

天荒的敦煌，单调、寂寞的田野调查，一头雾水

的问古考古，快乐何在，希望何在，幸福何在？

的确，在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的现实社会，

这种感受、这种取舍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

的东西南北存在着文化与经济的落差，教育、

收入、前程都会因为这个落差失去公平公正，

因此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倾慕也在

情理之中。

然而，敦煌毕竟是有着神话一样莫测迷

离的地方，毕竟是高冷、深邃，博大、精深的文

化圣地，先贤曾在那里建功立业，取得了丰富

的科研成果，建构了举世皆知的“敦煌学”。

应该说，敦煌不是地处中国大西北的地理区

域，而是人类文明的一块高地、精神世界的一

个道场，是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

文化家园。令人不安的是，就是这样的地方，

被“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现实所解

构，一瞬间，遥远的敦煌，富丽堂皇的敦煌，有

着无数文化谜底的敦煌成为功利社会的一个

弃儿。看着“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

新闻，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敦煌的被冷落，预示了一个巨大的

精神危机。在追求物质解放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被消费主义所裹挟，一味追求感官享乐，

放弃了理想主义情怀，把心中的“诗和远方”

抛到一边，开始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世俗社会，“升官发财”的梦或许是很多人

都心向往之的，这本没有对错。只是在一个蓬

勃的社会里，本该更多人拥有特立独行的生命

品质，敢于挑战世俗，超越生命的极限，追求人

生的新天地。20世纪初，在西域进行考古发现

工作的中西探险家斯文·赫定、陈宗器、黄文

弼、伯格曼等人，如果缺少这种精神，就不会取

得发现楼兰古城遗址一样的考古成果。陈宗

器、黄文弼在大西北长期驻扎，在天文、地质、

水文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一句话，是理

想主义的光芒照耀了他们前行的路。作为一

代卓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实践

告诉我们，风花雪月是虚幻的存在，灯红酒绿

是浮浅的诱惑。一个人的选择，不能被眼前的

利益遮挡，一个人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苟安享

乐。由“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所反映

的社会现象，意味着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了，

更多的人趋于现实的功名利禄，没有心思去寻

找诗和远方。于是，学历等于职位，职位等于

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等于个人价值，所谓的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个样子。

敦煌不远，敦煌就在我们心间。作为中

国最具典型意义的精神所在，她始终安静地

与世界共存。于敦煌而言，我们的冷漠或是

怯懦，只是众生的一种生存状态而已，不值得

大惊小怪。

西北望敦煌明天更辉煌■

杨宇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杭州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敦煌不远

，

就在我们心中■

张瑞田
敦煌不远

，

就在我们心中■

张瑞田

榆林窟，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官网。榆林窟，图片来源于敦煌研究院官网。

不久前，“敦煌考古编制岗位无人问津”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话题，看似与敦煌相关，实则与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缺少密不可分。本期，

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